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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村镇体系是乡村要素集聚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空间载体，通过判断村镇体系与乡村振兴之间的逻辑关

系，探索不同类型农区村镇体系的空间优化路径，对于科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论文利用江苏

省丰县356个村庄、14个镇的多源数据，从等级合理度与居业协同度2个维度构建村镇体系评价体系，探析了村镇

人口、农业、非农业要素集聚能力、空间极化特征与居业协同格局，然后基于村庄类型的划分，进一步识别了乡村振

兴的空间类型，最后提出了不同空间类型的乡村振兴路径与具体对策。主要研究结论为：① 丰县村镇体系呈现出

结构相对稳定、空间极化程度不高、局部地区居业相对失衡、乡村振兴内在动力不足等主要特征；② 结合要素集聚

与居业协同特征，将村庄划分为人口—非农业要素滞后的弱就业功能型(I)、人口—农业要素滞后的弱就业功能型

(II)、人口—非农业要素相对滞后的低水平居业均衡型(III)、要素相对耦合的高水平居业协同型(IV)、非农业要素滞

后的弱居住功能型(V)、农业要素滞后的弱居住功能型(VI)6种类型；③ 基于村庄类型识别结果，进一步甄别了丰县

未来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区、外围区、潜力区，构建了分区分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思路与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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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由

农村向城镇及非农产业部门就业转移，大规模、季

节性的“民工潮”逐渐兴起，经过 40多年的发展，中

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规模、区位选择、务工周

期不断呈现出新变化与新特征，受就业机会与务工

收入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劳动力通常以远距离务工

的方式实现非农就业，居住地与就业地之间存在明

显的空间分离 [1- 2]。2018 年，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28836万人，约占全国总人数的1/5，其中，外出务工

(本乡镇以外务工)和本地务工(本乡镇以内务工)农

民工的数量比重大致为6∶4，月均收入分别为4107、

3340元；农民工的务工区位开始倾向于选择省内地

区，在省内就业的农民工达到 9672万人，比上年增

加 162 万人。青壮年劳动力作为外出农民工的主

体，其过度外流势必导致乡村建设主体老弱化，全

国人口抽样调查显示，2018年，留守人员问题日趋

多样化，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留守儿童1551万

人，约占儿童总人数的45.0%，一些留守儿童面临着

教育、心理、安全等多重问题，导致乡村社会矛盾不

断激化，给乡村治理带来了极大的困难[3]。产生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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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根源在于村镇发展内生动力不足，乡镇地域

单元内缺少一个满足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的要素

集聚中心，这成为中国乡村转型与振兴面临的重难

点问题[4-7]。

居住与就业空间是区域内部空间结构研究的

经典议题。英国学者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8]

中最早提出职住平衡这一概念，强调就业与居住之

间空间近邻与平衡发展。国内外学者不断充实与

完善职住平衡的理念及内涵[9-11]，研究视角既包括宏

观尺度下城市内部就业与居住空间结构特征[12-13]，

也包括微观尺度下居民群体就业与居住的空间异

质性分析，以城市地域为主，涉及居住与就业空间

组织形式、职住分离度测度以及职住不平衡导致交

通、环境等负面效应等研究内容[14-16]，重点服务于城

市功能布局与城市规划方案优化。这些成果为探

索中国乡村居业协同的空间结构组织、测度方法、

科学理念研究提供了有利的借鉴。乡村居业协同[17]

与城市职住平衡类似，其共同点在于，以居民通勤

成本最小化与福利最大化为目标，便于政府或社区

管理，同时，居业非协同与城市职住不平衡将带来

交通拥堵、生态环境压力增大、失业率增加、远距离

务工等负面问题[18]。但是，乡村居业协同并非城市

职住平衡理念的简单复制，需根据城市与乡村要素

空间集聚特征加以区分[17]。例如，城市要素空间相

对集聚、住房区位选择相对自由灵活，导致城市职

住平衡格局具有一定的市场化特征；乡村聚落空间

分散性、居住空间相对固定、农民劳作模式的特殊

性、住房租赁市场不完善，决定了乡村居业协同存

在不同的时空演变规律。

村镇体系作为乡村要素集聚与空间组织的重

要载体，是由不同等级节点构成的多层次、有机的

地域系统，国内外学者侧重于探索县域尺度下村镇

空间演变与类型划分[19-21]，以及微观农户视角下居

民就业、消费空间行为选择及其对村镇空间结构的

影响机理等内容[22-25]，研究结论对促进村镇经济社

会发展、优化村镇空间布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结合国内外城乡居住与就业空间的研究成果来看，

主要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分别从区域或居民行为视

角探析就业空间、居住空间演化的研究成果较多，

而与农户主体利益直接相关的居住与就业之间协

同研究相对缺乏，忽视了居住与就业选择之间的相

互作用，对揭示村镇空间结构演化规律的借鉴作用

较为有限；二是乡村或村镇空间结构研究对节点的

等级差异性考虑不足，未将不同节点要素集聚能力

的等级测度融入乡村空间结构研究中，导致村镇空

间结构问题剖析与村镇空间优化路径等研究结论

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针对村镇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的问题，亟待重塑村镇等级体系与空间格局，

本文在探讨村镇居住与就业的空间关系时，拟结合

不同村镇等级及其要素集聚功能与吸纳能力进行

综合考虑，通过培育壮大村镇增长极，强化乡村产

业振兴体系，吸引劳动力就业创业，为构建宜居和

谐、文明有序的乡村社区提供有力的支撑。基于

此，本文选取典型平原农区江苏丰县作为案例区，

开展村镇体系评价研究，从要素集聚与居业协同 2

个维度识别村庄类型，结合不同类型村庄的实际发

展需求构建差异化的乡村振兴路径与对策，以期为

优化村镇空间，构建等级规模合理、宜居高效的村镇

体系，进而科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参考。

1 理论、方法与数据

1.1 村镇体系与乡村振兴的理论解析

村镇体系是乡村要素集聚与空间组织的重要

载体，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空间支撑体系[17]。村

镇体系是由不同规模与等级的节点(城关镇、中心

镇、集镇、中心村、行政村、自然村)所构成的多层级

的地域系统，且彼此之间存在着紧密的、有机的联

系。在乡村演化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城乡要素的自

由流动，各类要素分别趋向于不同等级的村镇集

聚，进而形成规模等级不同、经济社会职能存在明

显梯度差异的村镇体系，其中，高位序的村镇具有

相对更强的服务层级与极化能力。同时，在城乡要

素流动过程中，农户家庭就业与居业空间可能产生

一定的分离，成为影响农户家庭生活福利的重要因

素。空间极化与居业协同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通过评价村镇空间极化能力与居业协同程度划分

不同村庄类型，科学识别未来推进乡村振兴的不同

空间类型区，通过进一步强化极化效应与涓滴效

应，构建精准的乡村振兴路径与对策(图1)。

(1) 村镇体系评价。本文拟从等级合理与宜居

高效 2个维度构建村镇体系评价体系，作为判断村

镇体系是否符合乡村振兴空间体系需求的依据。

①等级合理度。空间极化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内在

动力，通过村镇等级结构合理度来判断村镇要素集

聚与空间极化程度，具体需满足2个条件：一是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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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体系中是否存在一个要素集聚能力强、经济社

会职能强的核心型村镇，作为带动乡村振兴的“增

长极”；二是村镇体系是否为高位序、中位序、低位

序的村庄数量依次递减的金字塔式、稳健型的村镇

等级结构。②居业协同度。乡村居业协同体是村

镇体系的人—居—业之间融合发展的高级阶段，乡

村居住与就业之间是否耦合协同，是判断村镇体系

是否宜居高效的重要标准 [26]。本文将其概念界定

如下，指在某一县域地域空间范围内，依托已有村

镇空间体系，在本乡镇或本县域单元内，乡村常住

人口与就业人口数量之间达到动态平衡，基本实现

农民居住与就业空间相对耦合。乡村居业协同是

一种理想状态，以农民就业(通勤)成本最小化或农

民福利最大化为目标，需满足2个条件：一是农村劳

动力是否能够在本地(本乡镇、本县)实现充分就业；

二是乡村资源居住与产业要素配置是否达到空间

相对均衡。

(2) 乡村振兴空间类型识别。空间极化与居业

协同作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不断推动着村镇由

低水平、无序状态向人居业融合的高级阶段演化，

两者互为影响，缺一不可。由于不同村镇要素集聚

能力与要素空间流动存在显著的差异，村镇空间极

化能力与居业协同表现各不相同。如图 2所示，以

村镇等级体系为纵轴，以乡村居业协同度为横轴，

由低至高依次表示居业协同程度由强居住、弱就业

功能类型，向居业相对均衡类型，以及强就业、弱居

住功能类型的转变；纵轴代表的村庄等级由低位序

向中位序、高位序依次提高，表示村庄要素集聚能

力不断增强。不同村镇等级与居业协同类型将组

合成不同的村庄类型(A~I类)。

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不同类型村庄具有不

同强度的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依据强弱差异可进一

步划分出乡村振兴的核心区、外围区和潜力区，且

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强弱依次为核心区>外围区>潜

力区。例如，B类村庄位于居业相对均衡与高位序

村庄的交叉点，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最强，要素空

间极化能力最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区”；A、

C、E、F类村庄由于居业非协同或村庄要素集聚能

力不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外围区”，为核心区要

素集聚提供保障；D、G、H、I类村庄由于位序等级较

低或就业功能较弱，可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潜力

区”，未来将进一步承接核心区与外围区的资源要

素转移。基于这一逻辑框架确定研究思路为，首

先，识别不同村镇等级与居业协同的村庄类型；然

后，进一步划分乡村振兴的不同空间类型区；最后，

提出不同空间类型区及其所涉及村庄的乡村振兴

路径。

1.2 研究方法

依据前述理论分析，应用位序—规模法则、构

建乡村居业协同度指数等方法，分别从等级合理

度、居业协同度2个维度对村镇体系进行评价。

图2 基于村镇体系评价的乡村振兴空间类型识别

Fig.2 Spatial type identific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evaluation of village and town system

图1 村镇体系与乡村振兴之间的逻辑框架

Fig.1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 and town

system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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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位序—规模法则

(1) 理论假设。位序—规模法则[27]是从城市规

模与位序之间的数量关系考察区域城市体系的规

模分布的一种模型，经国内外学者们不断改进与修

正[28]，使其具备了更为科学的意义。本文借鉴学者

捷夫(G. K. Zipf)的位序—规模模型，通过测算不同

村域的要素综合集聚能力与其村域位序之间的关

系，以判断村镇体系的等级及其合理度。在此提出

如下理论假设：①村镇体系以村域作为基本单元，

每个村域单元即是一个人口、产业、土地等各种要

素集聚的综合体，依据要素集聚能力的差异能够确

定村域的等级；②村域等级与村域要素集聚能力之

间存在着一定的线性关系，在理想状态下，要素集

聚能力与村域等级位序之间存在着相对一致的作

用关系，即等级越高的村域，要素集聚与组织能力

越强，反之亦然。

位序—规模法则的计算公式如下[27]：

Pr = P1r
-q

(1)

式中：P1代表村镇等级体系首位度的村域；r为依据

村域要素集聚能力降序排列的位序；Pr代表位居第

r 位的村域；q 为弹性系数(常数)，由估算得出。若

q<1，高位序村庄规模较不突出，中低位序村庄发育

相对较好，乡村要素集聚与扩散相对均衡，极化现

象较不突出，由于高位序村庄的首位度较弱，对带

动乡村发展的作用有限；若q>1，村庄等级规模分布

较为集中，高位序村庄的带动作用突出，要素集聚

作用显著，极化作用突出，中低位序村庄发展不足，

村庄之间呈显著的非均衡发展态势，不利于村域之

间要素流动；若q越趋近于1，则表明村镇规模体系

越接近自然状态下的最优分布，村镇等级体系实现

帕累托最优。

(2) 指标体系与测算方法。在具体测算中，通

过构建复合型指标来测算各个村域的要素空间集

聚能力。本文从人口、农业、非农业3个维度构建乡

村要素集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表 1)，共选取 10个

指标。计算步骤为：①分别计算村域的人口、农业、

非农业得分，并在此基础上测算村域总得分。测算

方法借鉴文琦等[29]提出的乡村综合发展水平测算

模型。首先，依据各指标的正负功效进行标准化处

理；然后，运用熵值法测算各指标权重，以权重与标

准化数值的乘积之和分别代表人口、农业、非农业

与总得分。②分别将人口、农业、非农业得分与总

得分代入式(1)，测算村镇等级体系中人口、农业、非

农业要素分布以及综合要素分布的合理程度。

1.2.2 乡村居业协同度

借鉴城市职住平衡的理念，采取就业居住比刻

画乡村居业协同度(REC)，以衡量乡村人口居住与

就业之间空间错位程度，由某一行政单元的乡村就

业人数比重与常住人口比重之比来表示。假设一

个县域单元包括 i个村庄单元、j个镇域单元，村域

层面与镇域层面的乡村居业协同度计算公式如下：

RECi =
æ

è
çç

ö

ø
÷÷Ei ∑

i = 1

n

Ei

æ

è
çç

ö

ø
÷÷Ri ∑

i = 1

n

Ri (2)

REC j =
æ

è
çç

ö

ø
÷÷Ej ∑

j = 1

m

Ej

æ

è
çç

ö

ø
÷÷Rj ∑

j = 1

m

Rj (3)

表1 乡村要素集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Tab.1 Index system of agglomeration ability of rural factors

人口要素

农业要素

非农业

要素

指标

人口迁移率(x1)

人口密度(x2)

从业人员比重(x3)

人均耕地面积(x4)

复种指数(x5)

农业从业人员比重(x6)

种养大户比重(x7)

每万人拥有各类企业

数量(x8)

非农从业人员比重(x9)

个体工商户比重(x10)

计算公式

常住人口/户籍人口

常住人口/行政区总面积

乡村从业人员/常住人口

耕地面积/户籍人口

农作物播种面积/耕地面积

农业从业人员/从业人员总数

(种植大户+养殖大户)/常住

户数

企业数量/常住人口×10000

非农从业人员/从业人员总数

个体工商户/户籍总户数

单位

—

人/km2

%

hm2/人

%

%

%

个

%

%

功效

+

+

+

+

+

+

+

+

+

+

说明

反映乡村人口外流程度。数值越高，人口越趋于

流入，人口要素集聚能力越强

人口密度越高，常住人口集聚能力越强

反映从事农业与非农业的就业人员的集聚能力

人均耕地面积越多，村域耕地资源越丰富，农业生

产要素集聚能力越强

复种指数越高，农业集约利用程度越高，农业要素

投入产出能力越强

数值越高，农业从业人员集聚能力越强

数值越高，从事种植业与畜牧业的专业农户集聚

能力越强

数值越高，非农企业集聚能力越强

比重越高，非农从业人员集聚能力越强

比重越高，个体工商户集聚能力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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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ECi、RECj分别为村域层面、镇域层面的乡村

居业协同度；Ei、Ej分别为第 i个村域、第 j个镇域的

乡村就业人数，以乡村从业人员数表示；Ri、Rj分别

为第 i个村域、第 j个镇域的乡村居住人数，以乡村

常住人口表示；∑
i = 1

n

Ei 、∑
j = 1

m

Ej 为该县域单元乡村就

业总人数，且∑
i = 1

n

Ei =∑
j = 1

m

Ej ；∑
i = 1

n

Ri 、∑
j = 1

m

Rj 表示该县域

单元的乡村居住总人数，且∑
i = 1

n

Ri =∑
j = 1

m

Rj 。

若REC>1，表明该村域或镇域的就业功能强于

居住功能，若 REC 接近于 1，表明该村域或镇域的

就业与居住功能较为均衡；若REC<1，表明该村域

或镇域的就业功能弱于居住功能。依据乡村居业

协同度数值由低至高，将其依次划分为(-∞，0.70]、

(0.70，0.90]、(0.90，1.10]、(1.10，1.30]、(1.30，+∞]5 个

等级，分别对应于居住功能强、居住功能较强、居业

相对均衡、就业功能较强、就业功能强5种居业协同

类型，随着乡村居业协同度由低值至高值变化，乡

村就业功能不断增强，而乡村居住功能不断降低。

此外，乡村居业协同的空间尺度越小，农民获得的

福利就越高，即镇域层面比县域层面的居业协同能

够使农村居民获得更高的福利。

1.3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案例县域丰县是江苏省徐州市下辖县，位于

116°21′15″E~116°52′03″E、34°24′25″N~34°56′27″N

之间，与鲁、豫、皖交界，行政区总面积1449 km2，下

辖 15 个镇(街道办)，361 个村委会与居委会(图 3)。

丰县县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位居江苏县域经济排

名最低等级[30]，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456.94亿元，

三大产业比例为 6.3∶52.7∶41.0，电动车及其配件生

产是丰县的优势产业；总人口约121万人，城镇化率

52.4%，低于江苏省平均水平(68.8%)；县域经济带

动城镇居民增收的作用有限，城镇居民收入相对较

低，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117元，低

于江苏省平均水平 (43621 元)与全国平均水平

(36396 元)；农民普遍选择外出务工获得工资性收

入，农民工资性与财产性收入不断提升，已成为农

民增收的重要来源，通过探索土地、集体产权改革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提高当地农民的资产收益，

2017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335 元，低于

江苏省平均水平 (19158 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3432元)。丰县地形以平原为主，气候温暖湿润，

四季分明，土壤肥沃。2017年，全县耕地总面积约

8.53 万 hm2，农业总产值 117.7 亿元，粮食总产量

55.29万 t，初步建立了粮果蔬畜 4大农业支柱产业

基地，县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233家，农机综合机械

化水平达到 83%，被誉为“中国毛木耳之乡”“中国

十大蔬菜之乡”。丰县作为典型平原农区，村镇体

系发育较为完善，村镇空间相对均衡，乡村要素流

图3 研究区位

Fig.3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1064



第6期 方方 等：基于等级合理性和居业协同度的村庄类型识别与振兴路径研究

动与集聚能力相对较强，选取丰县作为案例区，对

探索平原农区乡村转型与乡村振兴路径具有一定

典型示范作用。

行政区划矢量数据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

中心。村庄数据来源于丰县各乡镇的报表数据。

由于本文侧重于乡村人口与产业等要素研究，为确

保样本之间具有可比性，剔除了丰县主城区农村人

口与农业比例过低的 5个城区的社区居委会，最终

获取 2017年丰县 356个村庄、14个镇的样本数据，

报表数据包括村庄自然资源、人口数量与结构、农

业生产、非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内容。

2 村镇体系评价结果

2.1 村镇要素集聚呈现出总体相对分散、局部相对

集聚的格局

运用自然断裂法将人口、农业、非农业等各项

得分划分为低值区、较低值区、中值区、较高值区、

高值区5级(图4)，分析测算乡村要素集聚能力。受

要素空间趋向性的影响，乡村要素集聚呈现出总体

相对分散、局部相对集聚的基本格局，基本特征如下：

(1) 人口要素以净流出为主，欢口镇、师寨镇和

凤城镇的村镇人口要素集聚能力较强。人口外流

图4 丰县人口、农业、非农业与总得分空间分布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scores of population, agriculture, and non-agriculture factors of Feng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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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村庄在各乡镇均呈分散型分布，其中，近郊型村

镇与重点中心镇人口密度较高，且村域之间差异较

大，例如，凤城镇齐庄村(3482人/km2)与大沙河镇六

座楼村(364 人/km2)人口密度相差约 9 倍。乡村从

业人员高值区(>60%)相对集中于赵庄镇、欢口镇、

师寨镇。

(2) 农业要素形成了以欢口镇、县城城区为核

心的相对集中连片的 2个低值集聚区，以及零散分

布于大沙河镇、常店镇、师寨镇的高值区。受耕地

资源禀赋与距县城距离的影响，远郊村镇耕地资源

数量、农业从业人员比重均高于近郊村镇，而非农

业发展较好的欢口镇农业从业人员比重最低

(15.2%)，种养大户比重的高值区(>2%)分布于大沙

河镇、顺河镇、孙楼镇、常店镇。

(3) 非农业要素形成了以赵庄镇、顺河镇、欢口

镇为核心的高值集聚区，以及县城远郊区与北部近

郊区相对连片的低值集聚区。研究区非农企业分

布极不平衡，赵庄镇、宋楼镇与顺河镇作为非农企

业集聚区，涵盖了研究区7成的非农企业，近3成村

庄的企业数量低于5个；受非农企业分布的影响，非

农从业人员比重的村域差异也较大，其数值在3.9%

~92.5%之间变动，欢口镇、凤城镇、孙楼镇的非农从

业人员比重最高(>60%)。

2.2 村镇等级结构相对稳定，要素空间极化程度

较低

采用位序—规模法则与自然断裂法对丰县村

镇总得分以及人口、农业、非农业得分进行分类与

排序，表明丰县村镇等级体系总体表现为中位序村

庄较多，高位序与低位序村庄较少的“两头小、中间

大”的纺锤型结构，基本特征如下：

(1) 以位序为自变量，以村镇总得分以及人口、

农业、非农业得分作为因变量，采用幂函数进行拟

合，分别绘制村镇得分的位序规模散点图(图5)，结

果显示，4个方程的 q值均小于 1，表明村镇等级规

模分布相对集中，高位序较不突出，中位序村庄发

育更为突出，且要素空间极化表现为集聚能力弱于

扩散能力。

(2) 一般而言，|-q|值越大，极化程度越强，通过

对比各类要素集聚程度可以发现，相较于其他要

素，非农业要素集聚与极化程度更强。从 4个方程

对比来看，非农业要素空间极化程度远高于农业要

素、人口要素，且村镇非农业要素的首位度不显著，

而中低位序的村镇发育更为显著。结合拟合函数

与实际散点图对比来看，高位序与低位序村庄的实

图5 不同要素及其位序的拟合曲线

Fig.5 Fitting curves of different factors and their rank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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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发展水平低于理论值，发展水平相对滞后，而中

位序村庄实际发展水平高于理论值，发展水平相对

超前。

总体地，丰县村镇等级结构总体相对稳定，村

庄要素集聚与空间极化程度不强，村镇体系首位度

不高，中位序村庄发育较好，高低位序村庄发育相

对滞后。

2.3 居业协同格局呈现局部相对失衡、分散均衡型

分布特征，与要素集聚程度显著相关

采用乡村居业协同度测算方法，分别从镇域与

村域层面测算了丰县乡村居业协同程度(图 6)。结

果表明：

(1) 丰县乡村居业协同程度相对较高，镇域层

面的居业协同度总体优于村域层面。从统计分布

来看，居业相对均衡(REC∈(0.90, 1.10])的村庄约占

1/3，居住功能较强(REC∈(0.70, 0.90])和就业功能较

强(REC∈(1.10, 1.30])的村庄各占 27.2%、23.3%；居

业相对均衡的镇域共10个，占比71.4%，其中，赵庄

镇、欢口镇就业功能较强，常店镇、首羡镇的居住功

能较强。

(2) 村域层面的居业协同格局呈现总体分散、

局部相对集聚的分布态势。就业功能相对较强的

村域大致以赵庄镇、欢口镇与师寨镇为核心相对集

中连片分布，而居住功能相对较强的村域在常店镇、

凤城镇、顺河镇、首羡镇呈相对集中连片分布态势。

(3) 利用 Pearson 相关性检验居业协同度与人

口要素、农业要素、非农业要素、总得分之间的相关

性 ，相 关 系 数 分 别 为 0.5577、- 0.2470、0.2735、

0.2692，均在 1%水平下显著。这表明人口、非农业

要素集聚态势越强，居业协同度越高，村庄就业功

能也越强；村庄农业要素集聚能力越强，居业协同

度越低，村庄则越趋向于居住功能；相关系数结果

表明，与其他要素相比，人口要素集聚对居业协同

度的正向带动作用更为显著。

总体上，丰县乡村居业协同格局呈现局部相对

失衡、分散均衡型分布特征，村庄居住和就业功能

与要素集聚存在一定的空间趋同性，要素集聚能力

强的村镇，一般为人口流入区，就业功能强于居住

功能；反之，要素集聚能力弱的村镇，一般为人口流

出区，则居住功能强于就业功能。

3 村庄类型识别与乡村振兴路径

3.1 村庄类型识别

村镇体系评价结果为村庄类型识别提供了评

判依据，为进一步实施精准的乡村振兴策略奠定了

基础。村镇要素集聚能力决定了村庄在村镇体系

中的位序，居业协同度评价决定了村镇体系是否宜

居高效，是否同时满足高位序与居业协同2个条件，

成为判断该村庄是否具备较强的乡村振兴内生动

力的重要标准，依据图 2的框架体系可精准地识别

各村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势与制约因素。由

此，参考已有相关研究[31]，制定类型识别的评判标

准如下：首先，分别以研究区人口、农业、非农业要

素得分的平均分作为基准，识别出低于平均分的村

庄；然后，结合乡村居业协同 5种类型，对要素集聚

问题相似的村庄进行一定合并，最终形成 6种村庄

类型(图7)：

(1) 人口—非农业要素滞后的弱就业功能型村

庄(I)。共包括71个村庄，零散地分布于除欢口镇以

外的其他乡镇，在北部的首羡镇、顺河镇、常店镇分

布较广。该类型区农业相对发达，但由于农业吸纳

劳动力数量有限，农村人口非农就业外流显著，导

致村庄居住功能强于就业功能，居业相对失衡。

(2) 人口—农业要素滞后的弱就业功能型村庄

(II)。共包括52个村庄，在邻近城区的华山镇、宋楼

镇、王沟镇、凤城镇分布较广。该类型区农业相对

不发达，非农业发展居于中等水平，人口存在一定
图6 丰县居业协同格局

Fig.6 Pattern of housing-job coordination in Feng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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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外流，导致村庄就业功能较弱，居业协同程

度相对较低。

(3) 人口—非农业要素相对滞后的低水平居业

均衡型村庄(III)。共包括 52个村庄，在王沟镇、宋

楼镇分布相对较广。该类型区农业相对发达，农业

与非农产业提供的就业机会与劳动力就业需求之

间达到相对平衡，但是，由于非农业较为不发达，农

村劳动力要素集聚能力较弱，仍处于低水平的居业

均衡状态，对提高农民福利的带动作用较为有限。

(4) 要素相对耦合的高水平居业协同型村庄

(IV)。共包括 56个村庄，除欢口镇、赵庄镇两镇之

外，在其他乡镇呈分散型分布。该类型区人口、农

业、非农业要素之间较为耦合协调，就业与居住功

能之间也相对均衡，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一定

的自身优势，但要素集聚与极化程度均处于中等水

平，乡村发展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5) 非农业要素滞后的弱居住功能型村庄(V)。

共包括68个村庄，在各乡镇空间分布较为分散。该

类型区非农业较不发达，人口与农业要素集聚能力

均居于平均水平，农业生产对于吸引劳动力要素集

聚、推动居业协同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就业功

能相对优于居住功能。

(6) 农业要素滞后的弱居住功能型村庄(VI)。

共包括57个村庄，在欢口镇与赵庄镇呈相对集中连

片分布，在其他乡镇仅有少量分布。该类型区非农

产业发展水平较高，人口要素集聚能力相对较强，

是研究区就业功能最强的地区，未来仍需进一步强

化居住功能。

通过梳理 6类村庄发展的优劣势特征，进一步

诊断丰县推进乡村振兴的主要制约因素。一是要

素空间极化程度不高，缺少带动乡村振兴的增长

极，导致乡村振兴内在动力不足。人口、农业、非农

业要素集聚格局总体较为分散，村镇等级体系中缺

少高位序村镇，空间极化程度不强，而要素集聚能

力相对较强的部分村镇尚未形成带动乡村产业振

兴的增长极，从而导致乡村振兴内在动力相对缺

乏。二是要素不同的空间趋向性导致居业协同存

在较大的障碍，不利于农民福利的提升。人口与产

业要素存在不同的空间趋向性，导致居业协同度存

在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在部分村镇出现居业相对

失衡的局面，一些农村劳动力居住与就业空间分

离，需通过远距离务工实现就业，降低了农民福利，

增加了农民就业成本。三是6类村庄乡村振兴面临

的障碍各不相同，需精准地、针对性地施策。例如，

弱居住、强就业功能的V和VI型是乡村产业振兴的

重要潜力区，但城镇化进程相对滞后导致居住功能

较弱，成为该类型区乡村振兴面临的主要障碍；弱

就业功能的 I和 II型乡村主导产业对人口就业的吸

纳能力不足，导致人口要素集聚能力滞后；III和 IV

型尽管居业相对均衡，但受乡村总体发展水平不高

的影响，实施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较为有限。

3.2 乡村振兴路径

当前，丰县已进入工业化中期，仍处于要素快

速集聚与极化的发展阶段，该区域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的基本思路为，从空间上，进一步甄别未来哪些

类型村庄将成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区、外围区、潜力

区，提出不同空间类型的战略路径，在时序上，对核

心区、外围区、潜力区的发展优先次序进行统筹安

排。具体措施如下：

(1) 积极培育乡村振兴增长极，加大核心区潜

力区的投入力度，打造乡村居业协同示范区。目前

研究区缺少乡村振兴的核心区，从村镇体系来看，

欢口镇与赵庄镇镇域范围内的V和VI类村庄，是具

有一定要素集聚能力的中心村镇，在空间上相对集

中连片，乡村产业体系相对完善，能够有效吸纳周

围村镇的乡村劳动力等要素，具备成为乡村振兴核

心区的潜力。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应将欢口镇

与赵庄镇 2个镇域打造为丰县乡村产业振兴的“增

图7 丰县村庄类型划分

Fig.7 Classification of village types in Feng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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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极”，作为引领县域经济增长的次中心，大力培育

要素集聚能力强的高位序村镇，逐步实现在村域或

镇域层面居业协同；强化以欢口镇与赵庄镇为主导

的经济要素空间集聚效应，加大对 2镇企业的政策

扶植力度，优化乡村产业体系，促进乡村三产融合

发展；在稳定提升乡村产业的就业带动能力的同

时，适时推进农区城镇化进程，将2镇打造成为丰县

乡村居业协同的重点示范区。

(2) 加强外围区与核心区之间的要素流动，通

过错位发展，提升外围区乡村自我发展能力，提升

镇级居业协同水平。外围区对应于 IV类村庄以及

除欢口镇与赵庄镇之外、分散于其他乡镇的V和VI

类村庄，该空间类型具备一定的农业或非农产业基

础，但是乡村产业缺少特色，产业竞争优势不显著，

要素集聚能力一般，是未来通过乡村产业振兴实现

要素空间极化的重要潜力区。近期，由于要素集聚

能力、产业发展基础均弱于核心区，在要素相对自

由流动的前提下，该类型乡村要素将进一步向核心

区集聚，短期可能发展受损，与核心区差距不断扩

大，长远来看，当核心区要素集聚的扩散与溢出效

应占主导时，外围区将获得发展机遇，实现快速发

展。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外围区应与核心区保

持一定的产业梯度发展，提升自身发展能力，例如，

在乡村非农产业链上下游为核心区提供必要的要

素支持；培育优势特色农业，促进农业产业化，逐步

打造以特色农业为核心的镇级居业协同区；近郊型

村镇应结合县城生产生活需求，构建现代农村经营

服务体系，推进三产融合发展，逐步实现县域近郊

区的乡村居业协同。

(3) 在地方政策扶持下，潜力区应进一步承接

核心区与外围区的资源要素转移，推进县域层面的

居业协同。潜力区对应于 I、II和 III类村庄，属于研

究区的欠发达农区，乡村发展普遍存在明显的“短

板”问题，乡村人口要素外流显著，乡村产业较不发

达，短期内，潜力区仍以要素外流为主，乡村振兴面

临较大的挑战。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一方面需

从县域层面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强劳动密集型与

资本密集型企业培育，提升乡村劳动力本地化就业

水平，推进县域层面的乡村居业协同，另一方面加

强与核心区、外围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发挥农业产

业比较优势，带动农民增收。

(4) 为促进要素在村镇之间，核心区、外围区与

潜力区之间自由流动，政府需从就业、住房、土地、

信贷等角度构建相应的更好的促进要素流动的政

策保障机制。例如，通过出台拓宽就业信息渠道、

提供居住保障等配套政策，鼓励本县农村劳动力向

核心区就业转移；通过提供税收、信贷等优惠政策，

改善乡村非农产业经营环境，整合优质耕地资源，

发挥不同村镇农业比较优势，促进乡村三产融合；

为避免过度极化导致的乡村负面效应，应提高低收

入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等。

4 结论与讨论

(1) 本文从理论层面揭示了村镇体系与乡村振

兴的相互作用机理。村镇体系是乡村要素集聚与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空间载体，从等级合理度与居

业协同度 2个维度构建村镇体系评价体系，以是否

存在核心型村镇、村镇等级结构是否稳健来判断村

镇等级结构合理度，以村镇居住与就业之间是否耦

合协同来判断村镇体系是否宜居高效；将村镇要素

集聚能力与居业协同程度作为判断乡村振兴内在

动力的依据，结合内生动力强弱从空间上区分乡村

振兴的核心区、外围区和潜力区，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乡村振兴的具体路径选择。

(2) 基于村镇体系评价体系与方法，分析评价

了丰县村镇体系的特征。村镇要素集聚态势呈现

出总体相对分散、局部相对集聚的格局，其中，人口

要素趋向于欢口镇、凤城镇、华山镇、师寨镇集聚，

农业要素趋向于远郊型村镇，非农产业要素趋向于

非农产业基础较好、非农企业集聚能力强的赵庄

镇、顺河镇和欢口镇集聚；村镇等级体系为中位序

村庄较多，高位序与低位序村庄较少的“两头小、中

间大”的纺锤型结构，村庄要素集聚与空间极化程

度不强，村镇体系首位度不高，中位序村庄发育较

好，高低位序村庄发育相对滞后；村庄居住和就业

功能与要素集聚存在一定的空间趋同性，要素集聚

能力强的村镇，就业功能强于居住功能，而要素集

聚能力弱的村镇，居住功能强于就业功能。

(3) 依据村镇体系评价结果识别村庄类型，构

建精准的乡村振兴路径与对策。结合村镇要素集

聚能力与居业协同度差异，将丰县村庄划分为 6种

村庄类型：人口—非农业要素滞后的弱就业功能型

(I)、人口—农业要素滞后的弱就业功能型(II)、人口

—非农业要素相对滞后的低水平居业均衡型(III)、

要素相对耦合的高水平居业协同型(IV)、非农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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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滞后的弱居住功能型(V)、农业要素滞后的弱居

住功能型(VI)；从培育乡村振兴增长极、打造乡村居

业协同示范区，提升外围区乡村自我发展能力，潜

力区通过承接资源要素转移、推进县域层面的居业

协同等视角提出乡村振兴的具体路径。

(4) 将居业协同理念引入村镇体系研究，作为

判断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依据，是本文的主要创新

之处，为村镇空间体系与乡村振兴空间模式研究提

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长期的、

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乡村地域多样化与问题复杂

性决定了乡村振兴路径的多样性，本文应用“增长

极”理论探索传统平原农区乡村振兴路径，尚不明

确是否适合于相对贫困的山地丘陵区。未来研究

中需结合多样化的村镇类型，进一步完善不同发展

阶段乡村振兴战略研究。此外，乡村居业协同研究

仍需结合农户就业与居住区位选择行为等农户调

研数据进一步补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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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ge type identific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path based on the
rank level appropriateness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housing-j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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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multi-level and organic regional system composed of different levels of nodes, a village and town

system is the spatial carrier of rural factor agglomeration and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build a rank- size appropriate, livable, and efficient village and town system and

promote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cientifically by examining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illage and town system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exploring the spatial optimization path of different types of

rural village and town systems. Based on the sampling data of 356 villages and 14 towns in Feng County of

Jiangsu Province,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agglomeration capacity of population, agricultural, and non-

agricultural factors, spatial polariz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ordination pattern of housing- jobs in Feng

County by construct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village and town system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rank-level

appropriateness and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of housing-jobs. This study then identified the spatial type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divis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villages, and finally, proposed rural revitalization paths

and specific measures for different spatial types.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village and town

system of Feng County is characterized by relatively stable rank distribution, weak spatial polarization, relative

imbalance of housing-jobs in some areas, and insufficient motiv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2)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ctor agglomeration and housing- job coordination, the villages can be divided into six

types—weak employment functional type with lagging population and non- agricultural factors (I), weak

employment functional type with lagging population and agricultural factors (II), low- level housing- job

coordination type with relatively lagging population and non- agricultural factors (III), high- level housing- job

coordination type with relatively coupled factors (IV), weak residential functional type with lagging non-

agricultural factors (V), and weak residential functional type with lagging agricultural factors (VI). 3) Based on

the result of village spatial type identification, this study further delineated the core area, peripheral area, and

potential area of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fu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ivating the growth pol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uilding the demonstration area of rural housing- job coordination, improving the self-

development ability of the peripheral area, and promoting the coordination of housing-jobs at the county level by

undertaking the transfer of resource factors in potential area, this study developed the basic thoughts and

suggested specific paths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Keywords: village and town system; village type identification; housing- job coordin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path; Feng County, Jiang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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